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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大地　诗意栖居 

———论七窍生烟的诗歌

段晓磊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七窍生烟笔下的诗大都是由生活而来的一些只言片语，表面看来朴实平淡，但是平凡的文字织出的却是生活中的
奇观，饱含着别样的感情，在口语诗写作中显示出别样的追求。其诗的背后是诗人迷醉的心灵，心灵的背后安放着他灵魂的

巢穴，在那里，诗人幸运地获得了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栖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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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窍生烟是新湘语诗歌的重要诗人之一，有研
究者认为：“读汪志鹏（七窍生烟）的诗歌，扑面而

来的是新鲜感，亲切感。那么的强劲，那么的自然。

诗歌可以这样写吗？来不及疑虑，就豁然开朗：诗

歌真的可以这么写。这些平实的、没有任何暗指、

隐喻的话语，这些朗朗上口的话语，原来都是可以

入诗的”。［１］确实，七窍生烟并不是一个善于在自己

的作品中故弄玄虚的人，生活中诸多常见的事物往

往变成他诗里的意象，如“火车”“木马”“树”“房

屋”和“鸟”等。新湘语诗歌是当代湖南文学的一

种重要现象，追求一种自然的呈现，新湘语诗人使

用充满湘味的语言书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想，口语

式的诗歌语言更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在新

湘语诗人那里，诗歌已成为一件与日常生活紧密相

关的事情。“汪志鹏说，我写我看到的。他没有任

何非份之想，从不奢望作中心话语、主流意思的传

声筒。他居住在长沙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精

神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１］他的诗散发

出的是生活中泥土的气息，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梁

实秋说：“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

个普遍的人性”。［２］七窍生烟的诗歌贴近生活，加深

了读者对生活以及人自身的思考。诗即生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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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诗，简朴的文字无法掩盖七窍生烟在诗歌中所隐

藏的人性话语。

梁实秋在《我是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一文

中指出：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

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

辉”［３］。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人性“有着不以任何

事物为转移的属性”［４］２５３，并且“普遍的人性是一切

伟大作品之基础”［５］１０３。七窍生烟称自己的诗歌只

是记录自己“流汗的经过”，这看起来与梁实秋所说

的“永久的，普遍的，固定的，没有时间的限制与区

别”［６］的人性有着不小的出入，然而普通与伟大的

修饰语在“人性”的话语下，各有各的阐释意味。七

窍生烟的口语诗大都是由生活而来的一些只言片

语，但是平凡的文字织出的却是生活中的奇观。

　　一　简单的文字：生活中的奇观

闻一多曾经指出诗歌要“把握生活”，使“文学

底宫殿必须建在现实人生底基础上”，也就是说，形

而上的精神生活必须要由形而下的生活来主宰，

“形而上学惟其离生活远，要它成为好的文学，越发

不能不用生活中的经验去表现。形而上的诗人若

没有将现实好好把握住，他的诗人的资格恐怕要自

行剥夺了”［７］。闻一多在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下，

为了抬高生活在诗中的位置，自然要贬斥所谓的形

而上的精神生活。但无法否认的是，“诗人知道投

入生活”，“如果他同意投入生活，那并不是命运的

目的，他知道如何利用旅行。他能从丑陋和愚蠢中

产生出一种新型的奇观”［８］１３。这样来看七窍生烟

的诗歌，就可以找到他的视点与日常生活的契合

处，这也是他的诗歌所着力表现的地方。

七窍生烟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记得２０年
前，在老家做了一个梦之后，我就来到了长沙，２０
年一眨眼过去了，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真实，我仿

佛又做了一个梦。不同的是在老家时我在工厂里

烧锅炉，只会流汗做卖力气的活。到了长沙后不仅

会做卖力气的活，干完活后还学会了用笔记下流汗

的经过，然后就觉得汗没有白白的流了。”到底梦是

生活，还是生活是梦？弗洛伊德说，文学作品就是

作者的白日梦。诗人书写生活，记下了这个白日

梦，这大概就是七窍生烟写诗的一个理由。

“在长沙／在海口／做梦都想回到的地方／竹山
还在／老屋还在／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猪／让你的回
忆／多了个句号／在白云之上／你依然望了望老屋大
概的方向”（《还乡》）。很多诗人都有一个心灵上

的故乡，并且时刻准备着能启程回乡。但是现实的

生活却无时无刻地在提醒人们，过去的离开就已经

意味着现在的无法回归，回家的愿望只是敏感诗人

的一个虚假的自我安慰。时空下的疏离感，永远无

法得到平息。故乡有什么值得如此牵挂？答案必

然离不开一个“情”字，友情？亲情？七窍生烟在

《距离》和《元旦》中分别描述了空间和时间下的亲

情。“妹妹的手机／一直没有打开”，“家里的电话／
她应该知道／她就是不回”，“妹妹在那叫做白溪的
地方／做什么”，“我坐车回长沙的车上／还打了一次
妹妹的电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想象不出
妹妹的生活”（《距离》）。诗人和妹妹选择了不同

的地方和不同的生活，空间距离的背后是难以名状

的疏离感，这是思念和担心所无法跨越的。与空间

对亲情的阻隔相比，时间带来的变化是无法颠覆

的。“父亲走在右边／母亲走在左边／我在中间／三
个人走在资江的堤上／冬天的阳光／同时从前面照
着我们／我感到／不仅仅是温暖／还很安全／父亲问
我／多少年没有这样走过了／我说是的／说完递一根
烟给父亲”（《元旦》）。诗人在父母眼中永远是孩

子，可就在“我”递烟的这一瞬间，时间的残酷显而

易见，“我”的成长换来的是父母的逐渐衰老。《梦

中写的一首诗》写一个人一生中的“８岁”“１８岁”
“２８岁”“３８岁”“４８岁”“５８岁”“６８岁”，在蒙古
包里唱歌的吉玛一天天地老去，诗中每句话看起来

都是在重复着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外面格格木尔

草原，一望无际的延伸”（《梦中写的一首诗》）。吴

投文在诗歌《主题学》中慨叹“时间的敌人在时间

之外”，“时间本身并不会凋谢”［９］，对于周而复始

的大自然和本身并不会凋谢的时间而言，吉玛的存

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个陷

阱，这首诗在平静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悲怆的

情绪。

“中午打老表电话／老表说／你在哪里／我说在
新化／老表讲／你吃饭了没有／我说没吃／老表说／我
在乡下啊。”（《无题》）金钱和利益腐蚀了人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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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这比时空带来的疏离感更加可怕，可以想象，电

话另一头的“我”该有多无奈。来自乡下的何美丽，

为了见在城里上学的儿子一面，舍不得一块钱的车

费，带着满满的一行囊，里面有她为儿子亲手准备

的“一罐子剁辣椒”和“一大盆蒸熟的米粉肉”。经

过一个上午的跋涉，当她拉住儿子的衣角唤他的名

字时，“何美丽的崽／一把挣脱何美丽的手／说你是
谁／我不认识你”（《何美丽》）。母爱永远是伟大
的，但欲望主宰的世界对母爱的回报也许是误解和

伤害。何美丽的遭遇在诗人的笔下并没有被刻意

强化，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一位母亲所受到的心灵

伤害。

即便如此，生活依然要继续，“早晨你要买些什

么菜／你记得吗／大蒜，白萝葡，芹菜，豆角／镜子里
剩下阳光／和风对话”（《无题》）。七窍生烟的文字
简单而又平淡，似乎一阵微风就可以拂去。可愈是

漫不经心，他的诗就越具有某种震撼力。他貌似无

情的叙述也许隐藏着别样的感情。

　　二　迷醉的心灵：别样的感情，别样的诗

闻一多认为，“诗是个最主观的艺术”，感情与

诗有着一条切不断的纽带，“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

发酵底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

己爆裂了，烈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

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１０］。黄曼君将闻

一多所划分的两类“情感”做了系统的总结，“一类

是较柔和的情感”，与“思想相连属，是由观念和理

智而发生的情感”，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和人生追

求”；“另一类是依赖于感觉的热烈情感”，从严格

的意义上来说，“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

的情感”［４］２４４。毫无疑问，闻一多的诗倾向于后者，

而七窍生烟则含蓄得多。但不论是火热的还是柔

和的语言，诗本身都离不开对情感的书写。

古往今来，众多的诗人都十分钟情于“离别”的

场景，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

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高适的“莫愁前

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王维的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

安西》）等。七窍生烟也不能免俗，他的诗《上车》

便是一首离别诗，“满脸络腮髯子的人／站在车窗的

外面，／火车还没有开／那个人／用手指沾着唾液／一
笔一划／在车窗上／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的文字／
李亚伟说／那是蒙文／阳光照着我对面／女人眼睛里
的泪花”（《上车》）。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七窍生

烟将自己置身“离别”之外，“零度”描写成为可能，

其笔下的诗如同摄像机镜头所摄下的画面，一种别

样的感情就这样通过貌似无情的叙述展露无遗。

与向往回家类似，回归大自然也是许多人的梦

想。自然是美的，甚至具有纯化心灵的功效。波德

莱尔曾指出：“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

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表

现在对灵魂的占据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激

情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也是完全独立于真实的，

是理性的材料。”［８］２０６商品化的大潮加强了人们对

物质的渴望，真正的诗人是孤独的，他必须为了维

护诗性忍受清贫甚至是现代人不解的眼光。文学

即人学，诗性即人性。文学的本体意义是“借宇宙

自然人生之种种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

性”。［５］１０３

七窍生烟的一首诗极有意味，“那些白色的云

朵／数也数不过来／它们一会儿跑到天边／不见了／
你站在草原上／看看／四周无人／俯下身来／咩咩咩
地／叫了几声”［１］。七窍生烟曾慨叹分不清自己与
树的区别，其实何尝是树，置身于纯净的大自然又

有谁能说出人与羊的区别？“人性并不是存在什么

高山深谷里面，所以我们正不必像探险者一般的东

求西搜。这人生的精髓就在我们的心里”，人往往

对近在咫尺的东西视而不见，无论它多么重要。但

这并不能遮蔽人性存在于平凡生活中的事实，“纯

正的人性就在理性的生活里就可以实现”［１１］。你

可以说诗人的想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倒退”的，不

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但是，这仅仅是将人放

在“人类中心”的位置上，利用“工具理性”的实用

精神，进行功利性定位。诗人摒弃了偏见，将“人

性”置于内心，而人的心灵则是与众不同的。人性

既然被放置在内心，那么，人性自然就无法具有物

质本身的实在性，类似于人的意识，它空无飘渺却

又时刻存在着。也许正如西方的先哲们所假想的

那样，人的内心是向善向美的，而这正是人之所以

为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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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窍生烟的诗也有某种幽微的哲思，看起来很

平淡，却值得咀嚼。“我在湘江边／一个人／和一条
河流／河是流动的／它不属于一个人／一个人是移动
的／可以移动到河的东岸／或者河的西岸／也可以从
水中飘过”（《或者河的西岸》）。河流不属于一个

人，它只能潺潺向前，而人则听从内心的召唤移动，

可以是“东岸”，可以是“西岸”，也可以是“从水中

飘过”。七窍生烟在诗中追求的也许并非是“永久

性、普遍性”的人，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风吹过

来／风不大／树的叶子／一片／一片掉下来／我就是／
那样的一片叶子／在秋天掉下来／没有任何意义”
（《无题》）。人曾经编织出一个上帝，骗自己死后

会有天堂，以此来消解死后的虚无带给活着的人的

恐惧，但谎言毕竟是谎言。人的生命本身是有限

的，可经由心灵流露出的诗却是向善向美的，这足

以使人凭借诗的无限性，暂时突破自身的有限性而

达至无限。

　　三　植根大地，诗意栖居

七窍生烟描写凡人的窘境，有非常细致的观

察，流露出复杂难言的悲悯情怀。“擦鞋的女人／戴
黑色的眼镜／她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先生擦鞋
吧／没人答应／她就转身而去／就在她转身／那一瞬
间／她右脚的皮鞋／裂开一道口／好像在喊／先生擦
鞋吧”（《无题》）。“擦鞋的女人”通过擦鞋这一体

力劳动来换取在城市中的艰难生存，她的身份是卑

微的，给人擦鞋换取报酬如同乞讨。她自己的鞋子

由于质量低劣和保养不当反而“裂开了一道口”，困

顿的生存状态立即显露出来。然而，海德格尔从

“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却听到了

“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的馈赠，及

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无法阐释的冬冥”［１２］。同

样是劳动者的鞋子，七窍生烟笔下鞋子的女主人陷

于被异化遮蔽的生存窘境中，而海德格尔文中农鞋

的主人则是诗意的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充满诗

意的诗与“此在”的生存状态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有

植根于大地的人才有可能识破“洞穴”的骗局，思考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惟其如此，才能够在所从事的

艺术创造中得出真正的、符合真理的体验和认识。

“诗意并非飞翔和超越于大地之上，从而逃避它和

飘浮在它之上。正是诗意首先使人进入大地，使人

从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人进入居住。”［１２］七窍生烟

笔下鞋子的女主人则脱离了大地，给自己编制了一

个虚假的城市幻影，陷入商品经济大潮之中无法自

拔。七窍生烟从擦鞋女人卑微的生活中，发现了在

城市幻影的摇晃中一种令人心碎的忧郁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拒绝诗歌的贫乏时代。绝大

多数人陷入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流连于充满诱惑力

的情欲之中。就连诗人自己都无法完全抵挡这种

引诱，“告诉你好了／我真的不可以／像一棵树／那样
挺拔／然后把头发拔光”（《无题》）。但是诗人是特
殊的，他必须具有自己的信仰才能称得上是诗人，

无论他的终极在天堂还是在人间，“诗乃宗教，需要

付出绝对的虔诚；真正的诗人少而又少，出诗集与

诗人的称谓没有必然的联系”［１３］。生活在一个贫

乏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用诗聚集诗的本性。那

所发生之处，我们可断定诗人的整体生存顺应着世

界时代的命运。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

言说———这个时代隐藏存在因而遮蔽存在，假如我

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

算时间的话。”［１４］诗本身并不承担道德规训，它所

蕴含的只是诗人的生命体验。也许七窍生烟意识

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诗中表现出某种犹豫和含混的

东西。

在现代社会，虚无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力

量，这得益于现代人对“人类中心”的解构，如果说

上帝的隐去引发了人类的信仰危机，那么“人死了”

则使得世界完全地碎片化和平面化，意义和价值被

前所未有地颠覆，现代人陷入空前的困惑之中。

“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

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

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

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

从事某种艺术性的活动，或是书面艺术，或是影视

艺术。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

际的空想而遭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否定，

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１５］“我被雨

淋湿／这是因为／我没有带伞的习惯／你见过一只打
伞的鸟没有”（《无题》），“伞”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下雨了，诗人就像天空中的鸟一样，尽情地享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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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恩惠。人造的工具给人带来更多的舒适和

物质满足，但是一旦沉迷其中，人的本真就被人自

身的欲望遮蔽了，甚至人本身都有可能沦为人造工

具的奴隶。海德格尔所推崇的“诗意栖居”并非是

要将人拔离大地，恰恰相反，“诗意栖居”并非悬浮

在现实的上空成为一个精神贵族，而是植根大地。

七窍生烟笔下朴实的文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

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他在诗中想要做到

的正是“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

他安居”［１６］。

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奢谈终极关怀与灵魂救

赎是一件遭现代人鄙视的无奈的事情，霓虹灯下扭

动的的腰肢无限地趋近本能和欲望，诗人的精神家

园早已被遗弃。诗人渴望找到精神安身立命之所，

以拯救自我；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揭示本真的生

存状态，以照亮他人。“你又花了一个晚上的／大好
时光／你应该站到窗子边／看看大海／黑暗中的海／
和白天的大海／一定有着某种关系／他们都离你／那
么的近／你看着远处的火车／早已停止旋转的木马／
你的沉默／是大海的延续／我有点累了／这个秋天的
夜晚／我不再是天空中的那只鸟／黑暗中的海／慢慢
把我淹没／我唱着戴花就要戴大红花”（《无题》）。
世间“远处的火车”和“早已停止旋转的木马”勾引

了“你”的目光，面对近在咫尺的“大海”却是无边

的沉默。“我”也累了，这个秋天的夜晚“我”不再

是那只天空中的鸟，隐没在黑暗中唱着自己喜欢的

歌。世界本身是荒诞的，但诗人的存在却是要勇敢

地面对绝望的处境，七窍生烟以自己“坦然的”诗歌

担当着平凡的生活。潘知常直言：“在某种意义上，

人活着，就是让荒诞活着”［１７］。虚无驱逐了价值和

意义，勇敢地面对它，便是创造价值和意义。永恒

是奢侈的，但七窍生烟的诗却让人有理由相信，有

了诗歌的陪伴，即使是有限的生命，也可以是快

乐的。

参考文献：

［１］庄宗伟．走出围城的新湘语诗歌［Ｎ］．湖南日报，２００３－

１０－２２．

［２］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Ｍ］／／梁实秋．浪

漫的与古典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１．

［３］许祖华．双重智慧———梁实秋的魅力［Ｍ］／／黄曼君．中

国２０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２００２：２４４．

［４］黄曼君．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Ｍ］．北京：中国

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梁实秋．文学批评辩［Ｍ］／／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梁实秋．书评两种［Ｍ］／／梁实秋．文学的纪律．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９４．

［７］闻一多．泰果尔批评［Ｍ］／／闻一多．闻一多全集：３卷．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２：４４１－４４４．

［８］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Ｍ］．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１９８７．

［９］吴投文，朱立坤．中年生活［Ｍ］．香港：银河出版社，

２０１３：１３．

［１０］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Ｍ］／／闻一多．闻

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０－１３．

［１１］梁实秋．文学的纪律［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１１６－１１２．

［１２］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Ｍ］／／海德格尔．林中路．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６．

［１３］吴投文．土地的家谱［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４－１１５．

［１４］海德格尔．诗·语言·思［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１９９１：８５．

［１５］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 ［Ｍ］．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９６：４６３－４６４．

［１６］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Ｍ］．上

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５：９２－９３．

［１７］潘知常．荒诞的美学意义———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

观念［Ｊ］．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１）：１１０－１１８．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６４




